
蛙 声 悦 耳
文/柳影

我 是 一个谦和 的 人 ，但这次
为 了 青蛙 ，我终于 忍无可 忍 。那
天怒 气冲 冲 找到 物 业 ，喝 问 到 ：
“ 再不放水 ，青蛙没了 谁负责？”小
区 的池塘 由 于维修 ，整整十 三天
素面朝天 了 ，我 也整整十 三天没
有 听 到蛙声 ，离开水 的 青蛙们不
知如何栖息 ？

在他们下大力气整治青蛙的
时候 ，我挺身而 出为青蛙请命 ，着
实让他们惊愕 。但谁知我的蛙声
情结呢？

蛙声是我童年的记忆 。我童
年的生活是在一个水泽之乡 的村
落度 过 的 。那里地处晋 南 ，是 中
华始祖之一大 禹 的故里 。村落 四
邻水源并 不 丰 足 ，唯有 我 生 活的
村子 ，地下水量 充裕 ，下挖 两 锨 ，
片刻 即 可 出 水 ，村前屋 后 溪水淙
淙 。水多青蛙鱼儿就多 。小时候
的 我 ，白 天 以 捕 鱼 抓 蛙 为 乐 ，夜
晚 ，便在蛙声 此起彼伏 的 鸣 唱 中
进入梦乡 。

寻找蛙声是我城市生活的寄
托 。参加工作后 ，定居西安 ，几十
年过去 ，好多儿时记忆 已经模糊 ，
但 童 年 的 蛙 声 却 时 常 在 耳 边 响
起 。上 世纪八十年 代 初 ，酷爱摄
影 的 我 ，常邀影友单 车采 风终南
山 下 。终南 山 下 的 王 莽 、杜 曲 一
带 ，稻花香 ，荷花艳 ，溪水遍 田 间 ，
蛙声不断 ，飞鸟成群 ，田 园风光无
限 ，不是江南 胜似江 南 。唐朝不
少 诗 人 的 著 名 诗 篇 都 与 这 里 有
关 。如王维的 《过故人庄》、《山 居
秋暝》、孟浩然的 《春晓》。诗人崔
护 《题都城南 庄》：去年今 日 此 门
中 ，从而楼花相映红 。人 面 不知
何处去 ，楼花依 旧 笑春风 。更是
对这里的景美 、人美的绝佳赞赏 。

进 入二十 一 世纪后 ，城市 的
过 度 扩 张和开发 ，那 一带 当 年 的
美景早 已 荡然无存 。田 野没 了 ，
水没 了 ，仅存的河流变小变臭 ，青
蛙们失去生存 的 家 园 ，阵阵蛙声
只 能 萦 绕 在 记 忆 中 。去 过 几 次
后 ，心情黯然了许多 。

蛙声 ，在 我心 中 的 位置和 分
量谁人知晓？我之所以住在这个
小 区 ，缘于 六年前 在 这 里首度 与
蛙 声 邂 逅 。参 观 完 妻 弟 的 新 房
后 ，在小 区东边的池塘边 ，蛙声阵
阵不绝于 耳 ，我被这久 违 的 美妙
之 声 唤 醒 了 心 中 久 违 的 记 忆 。
不 ，是 天 籁 之
音 ！我 不 再 为
选择房子 困 惑 、
彷徨 ，我 要成为
小 区 的 业 主 ，住
在这儿 ，与 青蛙
为邻 ，时 时聆听
蛙 声 。房 价 偏
高可 以 忽略 了 ，
就 冲 这 一 片 蛙
声 。

紧锣密鼓 ，一年半之后 ，我成
为 小 区 的 一 员 。此后 ，小 区 三处
水塘 附近 ，时 常 出 现我 的 身 影 。
清晨上班 ，我有意绕行水塘 ，下午
下班回家 ，我在水塘边驻足 ，看青
蛙在水 中 跳跃 ，听 青蛙欢快的合
音 。妻腰伤手术后 ，医生建议加
强腰部肌 肉 功能恢复锻炼 ，傍晚
她便到 池塘边 ，加入女士们健康
操 的行列 。一 旁 的我 ，便有 了 更
多的时间用心与青蛙亲密交流 。

两 亩 多 大 的 池塘 ，三 面被茂
密 的绿树包 围 ，池塘边 的 垂柳枝
条伸 向水面 ，婀娜多姿 ，又似含情
脉脉 。垂柳旁的木板小桥是通往

住宅路径 ，也 是 我驻足聆听蛙鸣
的一处平台 。

青蛙们喜欢在 午 后 、傍晚夜
幕降临交替时分高歌 。若遇一场
阵雨 ，更 是 它们心情舒畅最佳歌
唱时段 。此时 ，与其说是歌唱 ，还
不如说是肆无忌惮 的狂欢更为贴
切 。各 自 的 声 调 音 质 全 乱 了 章
法 ，一改往 日 的淡定 闲适 ，比的是
谁的调 门 高 、嗓 门大 、拖腔长 ，好
像是在 向 谁争功 邀宠 ，失去 了 理
智 与 束 缚 。这 种 大 杂 烩 式 的 吵
闹 ，遮盖 了 城市 中汽车的噪音 ，也
不失为悦耳的交响乐 。

还是素 日 的 鸣 唱 好 一 些 ，淡
雅清素 不 紧 不慢 ，与 佛 门 中 的禅
乐 ，有 异 曲 同 工之妙 。在 与 蛙儿
们一唱一听 、一动一静的交往 中 ，
我们彼此不再陌生 。渐渐地我已
经能够分辨 出 ，谁是张三 ，谁是李
四 ，并 且 为 它 们 分别 起 了 名 字 。
嗓 门大 、音量足的名为 “脆生”，它
以 西北 角 为 自 己 的 主 要栖息地 ，
时 而外 出 游走 一路高歌 ；永 远处
在低音 区 ，不 争不抢 的 节 奏缓慢
的名为 “牛哞”，它似乎总不外出 ，
总 是 在 东 边 最 大 的 一 棵 垂 柳树
下 ；好 出 风头音调 忽 高忽低不甘
寂寞的 ，起名为 “能不够”，它的活
动范 围 极大 ，偌大 的 池塘它无处

不在 ，它的声音出 自 哪里 ，你无从
预知 ；还 有 一 位音质音量处在 中
音 区 ，且 不 慌 不 忙 的 主 儿 ，起 名
“ 不 着急”，它 以西 南 角 为 自 己 的
老巢 ，轻易不挪窝 。

小 区是个 占地近千亩的大社
区 ，植被绿化 尚 佳 ，中 央地带有 3
处大小不一的池塘 。池塘里有莲
花 、鲤鱼 、青蛙 。在绿树隐映下散
步休 闲 ，和着阵阵蛙鸣 岂不悠哉 、
乐哉 。然而好景不长 。小 区里的
阵阵蛙鸣 ，令一些人不悦不快 ，甚
至 反 感 ：“青蛙 叫 ，这还是城里的
小 区吗 ，和农村有什么 两样 ，还让

不 让 人 睡 觉 ！”
这 些 人 一 遍 又
一遍告状诉苦 ，
扬 言 再 不 解 决
问 题 就 找 媒 体
见 诸 报 端 。追
于压 力 和无奈 ，
物 业 人 员 采 取
了 措施 ：先是喷
洒农 药 ，效果不

明 显 。又派保洁 员 下水捕捉 ，效
果也不明 显 ，最后采取极端手段 ，
放水清塘 。苦 命 的 青蛙 ，那经得
住 这 般 折 磨 ，最 终 被 一 网 打 尽 。
三处池塘 中 的 两处 ，连 同 池 中 的
观赏鱼统统没有 了 。而我为之请
命 的 这片池塘 ，因 为 它 离住宅楼
较远 ，免遭清理得 以幸存 。现在 ，
这 仅 存 的 有 青 蛙 的 池 塘 因 为 维
修 ，放干 了 水 ，怎能不让人忧心忡
忡？！三番五次的 电话询 问后 ，我
便怒不可遏了 。

池塘终于在干涸十三天后来
水 了 。沿着小 区楼宇 间 的林间 小
路 ，我再次 听 到 了 蛙 声 小合 唱 队
的鸣唱 。声音响亮穿透力强的不

正是 “脆生 ”吗？音质低沉浑厚 ，
总处 于 合 唱低音 区 的 不正是 “牛
哞 ”吗 ？那鼓 嗓 不停歇时而 高亢
时 而变调 的 ，一 定 是 “能 不 够”！
还有那位位 于 中 音 区 ，声 音不紧
不 慢 与 世 无 争 的 肯 定 是 “不 着
急”。合 唱 队 的 鸣 唱悦耳动听一
如从前 。

来到 池塘边 ，直到 近得不 能
再 近 的 木桥 上 ，静静地 聆 听 着 ，
仔 细 辨 认 着 。合 唱 队 的 成 员 全
在 ，一 个 不 缺 ，我 激动 的 心 情 慢
慢平缓下 来 。十 三天 ，整整十三
天 ，池塘素 面 朝天地没有 一 滴水
珠 ，青 蛙 们 无 声 无 息 ，合 唱 队偃
旗 息 鼓 。不 吟 不 唱 暂 且 可 以 忍
受 ，我 便担 心 的 是它们 的 生存 。
它们在无水 的状态下 ，能够存活
多久 。

小 区的青蛙从何而来？这一
直 困 惑 着 我 。曾 咨 询 过 园 林 专
家 ，说有 两种可能 ，一种是随池塘
边 种植 的 芦 苇 一 并带过来 的 ，青
蛙 卵 在芦苇根 的 泥土里 ；一 种是
从天而降 ，风将卵刮 入空 中 ，随雨
水漂移降落而生 。第二种说法不
无道理 ，似乎有点玄乎 ，第一种可
能性最大 ，不然 ，该如何解释两处
池塘青蛙被清 除之后 ，再无新生
呢 ？若 是从天而降 ，那应该清 除
不净 ，生生不绝才对 。

曾试 图 目 睹鸣唱 的蛙儿们是
何相貌 ，反复在池塘旁观察 ，甚至
还动用 了 家 中 的 望远镜 ，始终未
果 。正如老前辈作家钱钟书先生
所云 ：你赞美鸡蛋之足够好 ，为何
还一定要看生蛋的母鸡呢 ？

蛙声 在烦躁 的都市 中 ，是我
亲近 自 然的一种生活态度 。蛙声
再度响起 ，我坦然了许多 。

向幸福出发
文/朱金华

山城的八月 ，万木葱茏 ，
不露一丁点儿枯叶飘零的迹
象 。微风过处 ，送来阵阵丹
桂的清香 ，让人仿佛置身于
空灵的幻化世界里 ，没有 尘
世的喧嚣 ，唯有禅意宁静 。

沿滨河路漫步 ，鹅卵石
小道 向林荫 间延伸 ，斜挂天
际 的那轮 月 洒下 皎洁 的清
辉 ，于竹林间穿梭 ，摇落一地
斑驳的影。一束束杨柳摇曳
着臂膀轻盈地舞蹈 ，同广场
上和着乐曲舞蹈的那群舞者
一 同快乐着 ，我分明看到 了
柳枝舞出的节拍。那该是万
民同奏的和乐 ，有鼓点 ，有琴
声 ，有低诉 ，有哼鸣……

我又 一 次 沿 石 阶 登 顶
塔坡 ，在这座灯壁辉煌的塔
基下 ，举 目 远 眺 ，街灯似几
条长龙在巷尾盘旋 ，行走在
灯 下 的 人流 只 觉得几 个小
点在晃动 ，高速路飞驰的车
辆也 只 能见 到 几束 光柱在
闪动 ，火车轰隆轰隆驶 向远

方 ，那列车上一定装载着诸
多幸福或幸福的追求 ，正如
十 多 年 前我从 边远 的 乡 村
调入这座小城的 一角 ，其 间
包含了 多少梦想与追求哇 。

我 曾 在 黄 河 岸 边仰 望
大 如 银 盘 的 那 轮 月 ，留 下
《 中 山 桥遐思》，也 曾在运河
边写下 《徜徉秦淮河》，无论
身处骊 山 顶面对烽火台 ，遥
想古战场上 的鼓角 争鸣 ，还
是 长城脚下 感 叹 古 代华 夏
儿女 的勤劳智慧 ，我在为身
处的这个时代感恩 ，曾经野
菜 稀糊汤充饥 的缺衣 少 食
尴尬 ，现如今跑几十里去农
家乐吃稀奇 ，那些补丁摞补
丁难熬严冬 的 薄衣单衫却
成 了 追 逐 时 髦 的 秀场 。对
于亲历过饥饿寒冷的人 ，吃
穿不愁 已是最大的幸福 ，若
再有几项艺术追求 ，就是精
神上的无限幸福了 。

盘点快乐 ，撂下满身 的
俗事 ，向幸福出发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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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 秋
文/马从春

热 情 的 野 菊 花
用 一 张张迷人的 笑脸
绽放这个季 节 里
最后 一 片 金黄

野塘 只 剩 下 残荷
采莲人早 已远去
一 只 不 知名 的 水鸟
哀 怨 的 眼神里
迷 恋 着 最后 的 秋天

天 空 乌 云 滚滚
西 北风轻歌曼舞
岸 边慵懒 的 杨柳枝
揉着 睡眼惺忪的 眸子
怀 想夏 日 曾 经 的 浪漫

叶子纷纷飘零
争先 恐后 回 归 泥土
大地一 片 沉寂
一轮冷 月 升起
白 霜 落 了 一地

清香月季
文/王丽红

朋友送 了 一盆月 季 ，刚开始还细
心 照 顾 ，长得很旺 盛 ，满屋充满 了 生
气 ，着实地喜欢过 一 阵子 ，后来 比较
忙 ，只 是隔 三差五给浇 点 水 ，没有精
心 培育 ，好久 不 去给它营养 ，就这样
没有尽责任的经营 ，好长时 间不 曾开
一朵花 ，慢慢地就淡兴了 。

孩 子 问 我 这个长 刺 的植物 是什
么 ？为 什 么 老 不开花 ？我 只 告诉他
这是月 季 ，每 年应该开 两 次花 ，至于
为什 么 不开花我也 不 清楚 。孩 子 五
年级 了 ，学 了 科学课后 ，对植物 的生
长有 点 感 兴趣 ，就上 网 查 了 资 料 ，然
后就跟我讲花儿缺少营养 ，可是没有
引起我的重视 ，于是孩子就主动照顾
起花儿 ，天天收集淘米水 ，把过 期 的
奶和食物残渣进行发酵给花进行营
养输入 ，没想 到 暑期来 临 ，刚 送孩 子
到 母亲那去 了 几天 ，一天清晨起床后

打 开 窗 户 ，一 阵 淡 然 的 清 香 扑 鼻 而
来 。啊 ，窗外护栏上的月 季枝头不知
何时 已缀着五六朵花蕾 ，有 两朵花瓣
已 经绽开 了 ，香 气 扑 鼻 。橘 色 的 蓓
蕾 ，多层次的花瓣 ，鹅黄 的细蕊 ，层层

叠叠顶 在 在绿叶 间 。那开在碧绿叶
片后的花朵 ，红 的刺眼 ，娇嫩欲滴 ，袅
袅依依地拨动着我敏感的神经 ，刺痛
着我的心 ，惊喜 ，歉疚 ，心疼 。曾经默
然地扔 了 它们好一段时 间 不去理会 ，
孩子精心 呵护给了 它旺盛的生命力 ，
在花期到来时 ，依然如约完成生命的

轮 回 。我把这个消 息告诉给儿子 ，儿
子很激动 ，一 再叮 嘱我好好养 ，希望
他回来还能看见盛开的花儿 。

月 季花期 不长 ，清洒淡雅幽香 ，
虽不 比满 园百花艳丽 ，也不 比茉莉花
香如 故 。但清香扑鼻 ，移到 身 边 ，闻
着花香 ，想起一 些 人 ，一 些 事 。生命
里 总 有 那 么 一 些 人 ，即使 不 经 常见
面 ，畅谈 ，也会让你随时想起 ，在心头
淌 出 淡淡的花香 。还有那么一些人 ，
总是在你身边来去回望 ，淡然地关爱
着你 ，温暖着你 ，你却没有精心 呵护
友谊。等到擦肩 而过的时候 ，却 留 下
一生的回味 ，一生的遗憾 。

珍惜身边 的每一次感动 ，每 一次
缘来缘去 ，留 下发黄 的生命记忆 ，感
悟 着 每 一 次擦 肩 而 过 留 下 的 回 味 。
然 后 ，在未来 的 日 子里 ，那 些 淡雅纯
洁的花香 ，将越久越浓厚 。

汉城湖遐思
中 秋 节 小 长假 ，不 愿凑人 山

人海的热 闹 ，又不想总宅在家里 ，
就 和 女 儿 商 议 ，一 起 去 看 汉 城
湖 。汉城湖建成 一 年 多 了 ，近在
咫尺 ，竟未光顾 ，还真有些惭愧 。

相偕前往 ，进入园 区 ，远眺四
周 景 色 ，满眼都是熟悉 、亲切 、生
动 的 画卷 ，唯有 这彩 色 飘带似的
长湖 让 我惊 诧 。尽 管 有 思 想 准
备 ，但还是超出 了 我的想象 ，她竟
如此美 丽 ！说对 周 围 景物熟悉 、
亲切 ，是因隔 “城”相望是我家 ，我
们住在汉城墙遗址的边上——西
边 ，俗称皇帝后花园的地方 ；这里
是汉城墙遗 址 的 东边和北边 ，整
日耳鬓厮磨的汉城墙遗存又在这
里相 见 ，怎能 不 感 到 熟 悉 亲 切 ？
不过她比之西 边更加突兀雄奇 ，
且 逶迤数千米 ，像 一位躺在那里
沉 思 的 古 代 哲 人 ，睿 智 而 深 沉 。
说景 物 生 动 ，是 因 为 它 有 灵魂 。
你可知 ，碧波之 上 ，城苑 之 中 ，宫
阙 之 内 ，曾 经上演 多 少 或 者惊 心
动魄 ，或者妩媚瑰丽 ，或者让人肃
然起敬的故事 ！

漫 步 园 区 ，风 光 秀 美 宜 人 。

岸 边 ，弱 柳 扶 风 ，
碧 丝 婆 娑 ，好似佳
人 丽 舞 ；脚 下 ，鲜
花 匝 道 ，蝶 飞 蜂
舞 ，馨 香 而 迷 人 ；
两岸 ，秀 木葳蕤 多
姿 ，莺 飞 雀 跃 ，嬉
戏其 间 ，一 派勃勃
生 机 ；湖 面 ，波 光
粼 粼 ，舫 船 游 弋 ，
充 满 诗 情 画 意 。
几公里长湖上 ，八
座银桥飞架 ，桥桥
不 同 ，姿 色 各 异 ，
既方便 了 游人 ，又
自 成 一 卦 风 景 。
几 个 出 口 连 着 通
衢 大 道 或街 区 小
路 ，进 出 方 便 ，是
周 围 百 姓 休 闲 的
好 地 方 。景 区 既
自 成体系 又 与 周 边 融为 一 体 ，真
是一项实实在在 的 民心工程 。身
处绝佳美景 中 ，看 着 同 样 陶 醉着
的周 边居 民和外地游客 ，与 景物
相 映 照 的 古 典 名 句 不 禁脱 口 而

出 ，这不是 “烟柳画桥 ，风帘翠幕 ，
参差十万人家 ”的真实写照吗 ！

徜徉 中 不仅让人舒 心 惬意 ，
更让人处处都能感受到历史的厚
重和汉文化 的魅 力 ，让人产生无

限回味和遐思 。高
耸的 “大风阁 ”巍峨
壮美 ，取汉武帝刘
邦的 “大风歌”之谐
音 而 名 。观 赏 “大
风阁”，自 然就想起
“ 大风起兮 云 飞扬
……”，感受到驰骋
疆场 ，降伏匈 奴 的
大汉雄风。“天汉雄
风浮雕 ”中 的 文景
之治 、张骞出使 、班
超安边 、昭君出塞 、
苏武牧羊 、漠北之
战让人 思接 千 古 ，
胸泛波澜 。昭君大
义 ，出塞和亲 ，为汉
朝 争 得 60年 的 和
平 ，那是 一 种什 么
样的家国情怀？苏
武牧羊 ，不屈不挠 ，

气 节 感 天动 地 ，人 民 怎能 忘 记 ？
张骞 出使 ，使中华文明远播海外 ，
也 使海外文 明 融入 中 华 ，使人想
到 ，不论任何时代 ，闭关锁 国死路
一条 ，开放进取才是兴 国 、强国之

道……
离开浮雕 ，仍浮想联翩 ，汉代

文化 典故 留 给我们的 ，岂 是 一面
墙所能展示 ，所能容纳得 了 ？它
一桩桩 、一件件如璀璨的明星 ，耀
亮历史 的 星 空 ，壮美着文化 的河
汉 ，供后 人仰望 、凭 吊 ，供后人思
索 、鉴借 。那 “凿壁偷光 ”的汉代
典故 曾经砥砺过多少学子；“张敝
画 眉 ”的 故 事告诫人们不 要 因小
节 而 不 识大才 ；“冯唐 易 老 ”更是
对用 人者提 出 警 告 ：选 贤任能错
过 了 时机 ，只能空 留 嗟叹 ；“夜郎
自 大 ”的 典故说 的 岂 只 是汉武帝
时的滇国和夜郎国？所有世人难
道不都应引 以为戒 ？

踏 着 有 厚 重 含 蕴 的 这 方 土
地 ，赏着美景 ，想着古人 ，回 味着
历史典故 ，自 有 一番情趣 。几个
小 时 的游玩 ，倒 不 觉得疲 累 。出
得 门 来 ，我仿佛仍沉湎于 对 历史
缅怀 与 追 索 ，脑 际 蓦然映 出 一 幅
“ 马踏飞燕 ”画面 。我想 ，那古朴 、
矫健 、英武的身影 ，不仅是远去的
汉代 的形象 ，更是整个 中 华 民族
风貌的写真 。

夜宿千家坪
文/王苏平

今夜 千 家坪森林
用 百 万根碧 绿的 筷 子

把一轮剥 皮 的 洋 芋
亮 堂 堂地 夹放在 天上

一 院静谧的 月 色
就像新磨 的 淀粉
万 顷 松涛 煮 熟 的 睡梦
飘溢豆香 诱 惑 群星

我 看 见传说的 八仙
驾 着彩 虹 现 身 瀑练
一 只 母 熊 领 着 幼 崽
在 天 书 峡散步嬉耍

我 听 着 苞谷们　隔 河 煽 经
一株年轻 的 党 参跑 出 老林
去 了 正 阳 高 山 草 甸
与 渝籍 的 奇 芭联姻

那些养犬妇们
文/张彬荣

饲 养是 妇 人 的 天性 。妇 人 是女
人 ，但女人未必全是妇人。而今 ，妇人
们受着时代 的局 限 ，多 少 因为 生养少
的缘故 ，积蓄 了 诸多 需要释放 的饲养
欲 ，于是狗狗被首 当 其冲选作发泄的
对象 。有时惊诧于 院 内 狗狗 的数量 ，
总是比孩子多 了去 。大抵就是受着这
种观念的影响 。

有位妇人 ，因为遭罹非常之痛 ，常
年饲养了 两只狗儿。但她似乎有着对
于错位的非常喜好 。成天对着其中一
只 白狗唤“花花”！每一呼唤 ，那只 白 色
的狗狗总是欢呼雀跃地奔过来。我对
其纳闷不已 ！爱狗可以理解 ，对狗命名
也各有特色 ，但对着 白 色的犬唤“花花”
总有些匪夷所思。某一 日 因了机缘 ，凑
近了看那只 白犬 ，原来在背上果然有淡
淡的淡黄色花纹。看来是名不虚花 。

有位狗狗 的主人家或许对于 《哈
利 ·波特》情有独钟 ，唤其犬为 “哈利”。
这个名字巧合于其家男 主人 的名序 。
家里女主人嗓 门又极尖 ，每次 叫 人唤
狗 ，“哈利社利 ”喷涌而出 ，让初闻者悬
念丛生 。有相识打趣男主人 ，听你老婆
叫唤 ，以为是当妈的在叫两兄弟 。

养犬除了是饲养爱心的释放 ，还是
排遣寂寞 、降低生活乏味度的法门 。有
一妇人 ，传说因为风流不断 、绯闻重重 ，
老公不得不与其分手。儿子临出国前 ，
看着离群独居 的 母亲 ，十分地放心不
下 ，最终以一只犬做代表 ，安抚妈妈的
心 。或许因为是真的看透红尘名利权
情 ，或许是看重儿子的心意。这位妇人
对于狗狗的热爱出乎一般。世人感慨 ：
男人做不到的事 ，狗狗能担待 。

同样事体无独有偶 。有 一好友 ，
养女养得 出 类拔萃 。小小年纪 ，就考
取 了 赴澳洲 的公费 留 学生 。出 发前 ，
母女缱绻。女 曰 ：让妈妈买一 只可爱
的小狗 ，名就唤 “豆豆”。这样可 以缓
解妈妈的思念 。

妇人对于养犬 ，总是费尽心思 ，悉
心伺候 。每每在各类红尘筵席上 ，看
着那些妇人们提着塑料袋 ，装着盘里
的残羹剩炙 ，心里就不 由地感慨 ：真的
是当娘的心 ，无论在哪里 ，都不忘那一
张嗷嗷待食的嘴 。除 了 饮食 ，每到天
气渐冻 ，那些遛狗的妇人们 ，总要给狗
狗们穿上马 甲 、背 心 一类 。狗狗们因
为 在室 内 待得久 了 ，总是令牵着它们
遛弯的妇人们十分狼狈 ：不是人遛狗 ，
而是狗遛人 。

有时候看着妇人们乐此不疲的养
犬生活 ，我总惊诧 自 己的绝情 ：怎么对
那些小尤物就爱不起来？后来反思出
了结果 ：养犬大多是有 闲妇人的功课 ，
对于我等 自 顾不暇的工薪阶层的女人
们 ，哪里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花费在犬们
身上呢 。

但小女初生童稚 ，天性尚在 ，曾缠
着让买回一只小 白 狗 ，肖 其生 肖 ，取名
“猪猪”。猪猪生活在家里 ，带来的烦恼
和乐趣一样多 。后来我意识到逼仄的
城市生活 ，似乎并不适应犬们生存 ，加
之实在不胜其烦 ，和小女商量 ，把猪猪
送去乡下姑姑家饲养。每每回老家 ，看
到猪猪和其余的猪羊同欢 ，甚至每天可
以吃到新鲜的羊乳 ，心里都十分欣慰 ！

遗憾的是 ，姑姑 的 亲戚中 有人后
来借走了 猪猪去看果园 。每次看到姑
姑家空落落 的拴狗链 ，女儿都 闷 闷 不
乐 。我开导 ：人尽其才 ，狗尽其用 。对
于猪猪来说 ，看家护院本是天责 ，能为
人看重所用 ，难道猪猪不是一 只有价
值又快乐的犬么 ？

随着小女渐渐长大 ，我觉得 自 己
也在逐渐老去 。每每看到别的妇人们
遛狗养犬 ，女儿总要心有 向往地说 ，妈
妈 ，等你退休有时间 了 ，我就给你买一
只狗来 ！我心里盘算着远处悠然的蓝
天 白 云 ，若应非应 ，似答非答地“哦”了
一声 。尽管我心仪 自 然 ，但或许总有
走不动路的 时候 。我调侃小女 ：妈妈
最不愿和小狗们晚来居 于一 室 ，如果
要买狗 ，先要买了带院子的房子来 ！


